
清《崇德会典》试析

张晋藩 郭成康

清王朝人关前的法制建设
,

以太宗崇德改元为起点进人 了一个新的阶段
。 《

八旗通志初

集
》
的作者 曾经这样概括

: “ 天命开基
,

礼尚易简
,

崇德改元后
,

悼庸典礼
,

纲举目张
,

规模

盖宏远 矣
” ①

。

具有行政法性质的清代第一部会典—
《
崇德会典

》
就是在清太宗皇太极登基

之初
“ 议定

”
的

。

顺治年间纂修的
《
清太宗实录

》
稿本第十四卷记载崇德元年四月至六月事

,

卷首有
“
崇德元年丙子岁四月十二 日登基后议定会典

”
十九字

,

以下列具五十二条谕令
,

并

明确标注
: “
当在会典

” ,

本文姑定名为
《
崇德会典

》 。 《
崇德会典

》
把清开国史上极关重要的 天聪

时期的零散谕令法典化
,

作为崇德时期中央各部院的行政法规
,

因此
,

剖析
《
崇德会典

》
对

于了解清初法制的演进
,

具有重要的意义
。

一 《 崇德会典 》 产生的历史背景

天聪十年四月
,

皇太极即皇帝位
,

建国号大清
,

改元为崇德元年
。 《崇德会典

》
产生在这

时
,

绝不是偶然的
。

第一
,

它是六部逐渐正规化的需要
。

清太祖努尔哈赤时期
,

中央行政机构十分简陋
,

而

且职权不明
,

只是以汗谕的形式委派各旗官员分别管理
“

审断国人的各种罪
” , “
登记仓库的粮

谷并加以分发
,

计算新来的人 口数
,

分 给 房 屋
、

田 地” ·
“

· ” ; “

筑
.

城
、

架桥”
一

” ; “

检查炮
、

枪
·

一
”

厂看管各种兵器 “
一

”

等公共 事务②
。

这种政权建设上的简朴特色与当时 落 后 的 经

济
、

文化状况相适应
,

即不需要
、

也不可能产生一部行政法性质的法典
。

皇太极即汗位以后
,

开始建立 了地土
、

军器
、

刑名等衙门③
,

据
《
满文老档

》
所 载

,

还

有
“
牲畜衙门④ ” ,

这些负有专责的机构的建立
,

表明后金 国家官制的进步
。

天聪五年七月
,

皇太极
“
集诸贝勒大臣议

,

爱定官制
,

设立六部
” ,

每部设管摄部务贝勒一人
,

满
、

蒙
、

汉承

政
、

参政数 员
,

满
、

汉启心郎数员⑤
,

这是后金官制的一项重大改革
。

六部建立之 始
,

以皇太

极的名义颁布了一系列新的谕令
。

天聪六年八月
,

六部衙门竣工
,

又谕令六部将其
“
职掌条

约备录之
,

榜于门外
” ⑥ ,

根据新颁谕令
、 “

职掌条约
”
以及传统的办事 习惯大体可以 满足草

创未久的六部的需要
,

尽管已有人提出篡修
《
会典

》 ,

但时机尚不成熟
。

天聪五年新设的六部
,

虽然沿用吏
、

户
、

礼
、

兵
、

刑
、

工的传统名称
,

具备了国家最高

行政机构的胚胎
,

但却不同于封建君主专制下的官僚机构
。

以六部的组成和职能来看
,

各部

设管部贝勒一人
,

分别由镶白旗多尔衰
、

正蓝旗德格类
、

正红旗萨哈廉
、

镶红旗岳托
、

镶蓝

① 《八旗通志初集
,
卷五十

, “
典礼志

” 。

② 《 满文老档
·

太祖 ,( 东洋文库本 )卷四十二
,

天命七年六 月初七 日
。

③ 《 清太宗实录 ,( 乾隆本 )卷七
,

天聪四年五月己丑
, 卷八

,

天聪五年三月己亥
。

④ 《满文老档
·

太宗
·

天聪 , 卷六十一
,

无年月
。

⑤ 《清太宗实录
, 卷九

,

天聪五年七月庚辰
。

⑥ 《
清太宗实录

, 卷十二
,

夭月六年八月癸酉
。



旗济尔哈朗
、

镶黄旗阿巴泰出任
,

六部官吏也分别全用各旗人员担任承政
、

参政
、

启心郎
、

笔帖式等职
。

至于各旗事务 由本旗部官分理
,

八旗公共事务则由八旗官员轮值处理
。

显然
,

此时的六部基本上是处理八旗和八家公共事务的联合机构
,

皇太极对它的控制力 量 是 有 限

的
,

以至六部部官并不弹心蝎力
,

公忠伶鱼
。 -

随着君权的逐渐加强
,

皇太极开始对六部宫员漠视政权利益的行为加以训斥和惩诫
。

天

聪九年六月
,

管户部贝勒德格类对皇太极说
: “

官场所设盘牧之人
,

不能胜任
,

当别选才能者

掌之
。

此乃代我八家出牲畜者
,

不可忽视
” 。

对此
,

皇太极严厉驳斥
: “

汝言误矣 ! 何谓为我八

家代出耶 ? 若然
,

国中所有
,

又将谁属 ? 揍尔之意
,

谓出之我八家者
,

便宜谨慎
,

而出之国

中者
,

即当忽略耶 ? ” ①皇太极虽也是
“ 一家主人

” ② ,

但即作为政权之主
,

当然不 能容 忍管

部贝勒以八家利益的代表者自居
,

而要求他们站在政权的立场上
,

维护政权的利益
。

皇太极

登基前夕
,

不仅荆部审理的案件要奏请皇太极断结
,

其余各部也都需承旨公布法令
,

处理政

务
。

六部已由处理八旗和八家公共事务的联合机构转化为政权最高
、

行政机构
,

而崇德改元则

是六部性撰演化的临界点
,

此时的六部已名符其实地成为皇权支配之下的官僚机构
。

正是在

这一背景下
,

为了确立六部的职责
,

提高国家机器的效能
,

创制
《
会典

》
就成为政洽上的迫

切需要
。

第二
, 《大 明会典 》 提供 了借鉴

。

后金六部既然是仿明制而建立的
,

是否袭用
《 大明会典

》

也就很 自然地提到 了后金统治集团面前
。

天聪六年正月
,

汉刑部承政高鸿中奏称
: “
近 奉 上

谕
,

凡事都照 《 大明会典
》
行

,

极为得策
。

我国事有可依而行者
,

有不可依而行者
,

大都不

甚相远 ” ③
。

由此可见
,

后 金最高统治集团最初确实有过照搬
《 大明会典

》 作为后金六部行

政法典的定议
,

这种意向当然得到了部分汉官的由衷晌应
。

但是
,

后金当时还不具备全面实

行
《 大明会典

》 的社会经济基础
。

满族作为一个迅速发展的新兴民族
,

当时已进人早期封建

社会阶段
,

但无论政权组织
、

法律制度
、

伦理道德以至风俗习惯等方面仍保留着原始抚族制
、

奴隶制的种种遗痕
,

归根封底是由当时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
,

社会内部的分工
、

交换不发达

所决定的
。

许多归降的汉官
、

生员不曲翻悉满族与汉族不同的民情
,

热切期蟹以明代的典章

制度作为改革后金
“
故习

, 、 “
陌习分 的蓝本

,

结果却不能如愿
。

因此宁完我在天聪七年上本

提出
“
参汉的金

”
的变通方法

,

他说
: “ 《

大明会典
》
虽是好书

,

我国今日全照它行不得
,

他

家天下二三百年
,

他家孤域横亘万里
,

他家财徽不可计算
” ,

所 以
,

必 须
“

看
《
会典

》
上 事

体
,

某一宗我国行得
,

某一宗我国且行不得
,

某一宗可增
,

某一宗可减
,

参汉酌金
,

用心筹

思
,

就今日规镇立个
《 金典

》 出来
分 , 必
务使去因循之习

,

渐就中国之制
” ④

。

所谓
“
参汉酌金

” ,

就是以
《
大明会典

》 为借鉴
,

斟钓后金的实际情况
。

无疑
,

这是改革后金社会惬一一条正确

的途径
。

历史事实表明
,

清初政治的改革正是循着
“
参汉酌金

” 的道路稳健地进行的
。 《

崇

德会典
》
的制定

,

如果没有
《
大明会典

》
为

`

借鉴
,

是不可能的
,

尽管它还是一个比起
《 大明

会典
》
具体而徽的行政法的雏型

`

正是很着这条路线宁完我在天聪七年所设想的
《
金典

》 ,

到

崇德元年便以
《
崇德会典

》 的形式得到了实现
。

第三
,

皇权的初步确立使 《
崇德会典

》 的制定成为可 能
。

清太祖努尔哈赤晚年曾训谕诸

子
,

在他身后实行 ,’ / 又王共治
” ,

因此
,

努尔哈赤病逝
,

皇太极被八旗诸贝勒拥戴 即 汗 位 以
_

l `
清太宗实录

, ,

卷二十三
,

天聪九年六月己丑
。

厂考 同上书
,

卷十一
,

天聪六年正月庚子
。

⑧ `天聪朝臣工奏议
》 卷上

, .

陈刑部事宜奏
” 。

④ 《夭聪朝臣工奏议
,
卷中

,

天聪七年八月初九 日
“
请变通

《
大明会典 , 设六部通布奏气

.

了O 二



后
, “

八王共治
”
时代便正式开始

。

在
“
八王共治

”
封建贵族政体下

,

处处受到汗父 遗 训的

约束和八旗诸贝勒牵制
,

没有擅自决定军国大计的自由
。

至天聪中期
,

汗权虽有所加强
,

但

八旗诸贝勒
“
事事掣肘

” ,

皇太极
“
虽有一汗之虚名

,

实无异正黄旗一贝 勒
” ①

。

为改 变 这

种局面皇太极处心积虑地削除
“
八王共治

”
这一发展君权的极大障碍

。

他对 宁 完 我
“
立 谏

臣
、

更馆名
、

置通政
、

辨服制
”

的条奏
, “ 温颜 ”

表示
: “

此本说的是
。

肤方裁 决 机 务
,

侯 事

毕
,

以次举行
” ② ,

甚至对胡贡明更定八家养人旧例的条奏也表 示
: “
他说的是

,

下次出门
,

必

照你所言的行
” ③

。

然而在事实上却不能不
“

狙着故习
” , “

事多犹豫
·
..l … 朝更夕改

,

有始无终
”④

。

在这种
“
三分四陆

” 、 “

十羊九牧
” ⑤ 的政治状况下

,

想制定
“ 参汉酌金

”
的

《
会典

》
岂非梦吃 ?

但皇太极即为国君
,

又主两黄旗
,

自然具有攫取更大权力的方便条件
。

随着对明战争的

开展
,

皇太极的权威逐步提高
。

天聪四年
,

大贝勒阿敏被幽禁
,

君权初振
。

统治集团内部权

力结构的变化
,

很快在新定朝贺礼仪上得到反映
。

夭聪六年元旦接受朝贺时
,

皇太极
“
南面

独坐
” 代替了

“
三尊佛

”
(皇太极

、

代善
、

莽古尔泰 ) 并坐⑥
。

从君权与八旗诸 贝勒 之间 实力

的消长过程来看
,

天聪六年以后
,

二者还处于势均力敌的相持状态
。

皇太极仍然小心翼翼按

照 “
八王共治

” 的种种准则行事
,

作出格守汗父遗训
、

尊兄敬长的姿态
,

而八旗诸贝勒也有

与君权抗衡的实力和勇气
。

但至天聪末期
,

足以与皇太极分庭抗礼的大贝勒莽古尔泰已被剪

除
,

大贝勒代善一再受到惩诫
,

不敢与皇太极争锋
,

八旗诸小贝勒大多数倾向强化君权
,

力

量对比的新格局造成了皇太极晋位皇帝的必然之势
。

从天聪九年底开始
,

八旗诸贝勒大臣
、

外藩蒙古诸贝勒
、

汉官儒臣屡请皇太极进尊号
,

但皇太极固辞不受
。

管礼部贝勒萨哈廉窥破

皇太极隐衷
,

指出
: “
皇上不受尊号

,

其咎实在诸贝勒
。 · ·

一今诸贝 勒 宜 誓图 改行
,

竭忠辅

国
,

以开太平之基
,

皇上始受尊号可也
” 。

皇太极对此称善说
: “

萨哈廉开陈至此
,

实获我心
” ,

表示有条件地接受诸贝勒大臣等的陈请
。

天聪十年以后
,

在紧张筹备登基大典的同时
,

为适

应帝权独尊
,

诸王辅政的新秩序
,

进一步改革后金
“ 故习

” 、 “
陋习

” ,

完善国家机 构和 典章制

度
。

改文馆为内三院
;
六部之外增设都察院

;
定御前仪仗

、

诸臣冠饰
; 改宫殿名称

; 分封内

外诸王贝勒 ; 进先汗溢号
。

在一派改制更新的气氛中
,

酝酿已久的
《
会典

》
也就 应 运 而 生

了
,

它即是皇权对诸贝勒长期斗争的总结
,

又是限制诸贝勒各行其是
,

维护以皇权为中心的封

建等级制度的工具
。

二 《 崇德会典 》 的构成

《 崇德会典
》 凡五十二条

,

它的构成和来源如下
:

1
.

天 聪朝硕布过的政令
。 《崇德会典

》
第十六条

“ 丧焚衣殉葬例
” ⑦ ,

十八条
“

禁祭奠

奢靡 令
” ⑧ ,

十九条
“
官员丧礼 例

” ⑨ ,

二十二条
、

二十三 条 ..j 奔同族嫁娶令
” L ,

二十五

① 《 天聪朝臣工奏议 》
卷上

,

天聪六年九月
, “

五进狂替奏
, 。

② 同上书
,

卷十
, 天聪五年十二月壬辰

。

③ 《 天聪朝臣工奏议
, 卷中

,

天聪七年正月十九 日
,

马国往
“
请更养人 旧例及设言官奏

” 。

④ 同上书
,

卷上
,

天聪六年九月
,

胡贡明
“ 五进狂替奏

” 。

⑤ `夭聪朝臣工奏议
》
卷上

,

天聪六年九月
,

胡贡明
“ 五进狂替奏气

⑥ 《清三朝实录采要 , 卷二
,

天聪五年十二月丙申
。

⑦ 同 《 清太宗实录
,
卷十七

,

夭聪八年二月壬戌条
。

⑧ 同 《 清太宗实录
, 卷四

,

天聪二年正月丁卯
。

⑧ 同 《
清太宗实录

》 卷十一
,

天聪五年寅戌条
。

@ 同 《清三朝实录采要 , 卷二
,

天聪五年七月庚辰条
。



条
“
禁服式借越令

” ① ,

二十八条
“
禁私嫁女及女子不满年龄出妹令

” ② ,

三十一条
“
定满蒙

汉三项兵名色救谕
” ⑧ ,

三十四条
“

更定官员及城邑名称救谕
” ④ ,

三十五条 (后半部分 ) “ 禁

诸王贝勒违制挑取牛录下差役令
” ⑤三十六条

“

汗告诸王贝勒离主条例
” ⑥,

三十七条
“
诸 王

贝勒违法罚赎条例
” , “

刑部官员失职处分条例
” ⑦ ,

三十八条
“
内

、

外牛录首告离主条例
” ,

“

禁隐匿壮丁令
” ⑧ ,

三十九条
“

对举首宜详加分别条例
” ⑧ ,

四十一条禁私与外藩蒙古弓箭刀

枪
” O

,

四十三条
“
禁和硕亲王以下压买本固山猪只令

”
0

“
牛录审结事例

”
@

,

四十四条
“

禁

违制宰杀牛马骡驴令
”
O

,

四十六条
“

八家出痘互相看 望条例
”
O

,

四十七条
“
禁 庸 医 图 财

令
” 0

,

四十八条
、

四十九条
“
禁跳神

、

算命令
” L ,

五十条
“
禁私建寺院及和尚

、

喇嘛
、

班的

违法令
”
0

,

以上共计二十三条与
《
清太宗实录

》 (乾隆校订本 )
、 《
清三朝实录采要

》 、 《
满文老

档
》
所载天聪朝已颁布过的谕令 (其中只有一条是天命十一年十二月 预 布的 ) 内容 基 本相

同
。

由子
《 崇德会典 》 载于

《
清太宗实录

》
顺治稿本

,

因此语言未经润饰
,

专有名词的嘴文

译汉多采用音译法
,

故尔二者在语句上多有区别
。

这二十三条夭聪朝原有的政令占
《
崇德会

典
》
总数的五分之二

。

2
.

天聪朝旧谕的基础上新粉定的谕令
。

以诸贝勒大臣各宫祭葬礼为例
,

据乾隆本
《
清太宗实录

》 天聪六年三月十三 日谕
: “

凡管

旗诸贝勒与不管旗议政诸贝勒龚
,

上赐纸万张
、

羊四只
、

酒十瓶
”
0

,

但至崇德元年定宗室封

爵
: “

显祖子孙
,

考论功德
,

列爵九等
:

一等为和硕亲王
,

二等为多罗郡王
,

兰等为多罗贝勒
,

四等为固山贝子
,

五等为镇国公
,

六等为辅国公
,

七等为镇国将军
,

八等为辅国将军
,

九 等

为奉国将军
。

其余俱为宗室
” L

。

上述天聪六年的谕令也必须相应变更
, `
崇德会典

》
第一至十

五条就是在它的基础上重加增定
,

规定和硕亲王
、

多罗郡王
、

多罗贝勒
、

固山贝子
、

镇国公
、

辅国公
、 、

镇国章京
、

辅国章京以及王妃
、

贝勒妃
、

贝子妻
、

内外公主
、

内外和硕公主
、

内

外和硕格格
、

内外多罗格格
、

内外固山格格等繁琐的丧礼
。

在天聪朝原有谕令的基础上新增

定者约占
《
崇德会典 》 的十分之三

。

3
.

皇太机登基后议定的政令
。

共有三条
,

即第三十条
“
上下问对各有分别令

”
O

,

三十二条
“
官库

、

市场
、

带职名称俱

照本国语言令
” @

,

三十三条
“
皇帝

、

王
、

贝勒之旗鼓更名令
”
@

。

此外
,

还有不详出处的十条
:

第十七条
“ 守官员坟条例

” ,

二十条
“
禁与外藩结亲违制多

与财物
、

牲畜令
” ,

二十四条
“ 官民人等与子分家条例

” ,

二十六条
“ 汉人需照满 洲 式 样 穿戴

① 同 t
鸽文老档

·

太宗
·

天聪
, 卷 四十九

,

天聪六年

月初四 日条
。

② 同 .
旧漪洲档

·

天聪年九
》 (东洋文库本 ) 三 月初十

日条
,
与

《
清太宗实录

》
卷二十三

,

天聪九年三月寅

申条略同
.

③ 同 《
清太宗实录

》 卷十八
,

天聪八年四月庚寅条
。

④ 同 《清太宗实录
》 卷十八

,

天聪八年四月辛酉条
。

⑤ 同 .
清太宗实录

,
卷七

,

天聪四年十月辛酉 条
。

⑥⑦ 同 《清太宗实录
,
卷九

,

天聪五年七月庚辰条
。

⑧ 同 心
清太宗实录

》
卷五

,

天聪三年八月庚午条, 卷

七
,

天聪四年十月辛酉条
。

⑨ 同 `
清太宗实录 》 卷十一

,

天聪六年三月庚戌条
。

0 同 《
清太宗实录

,
卷一

,

天命十一年十二月庚子条
。

.

7 2
.

@ 同 `满文老档
·

太宗
·

天聪
,
卷八

,

天聪元年九月初

一 日条
。

L 同 《
清太宗实录

,
卷九

,

天聪五年七月癸 巳条
。

L 同 《 清太宗实录
,
卷二

,

夭聪元年九月甲子条
。

0 同 心满文老档
·

太宗
·

天璐
,
卷玉十一

,

夭璐六年

三月十二 日条
。

。 同 心旧徽盆档
·

天璐九年 , 七月初三日条
。

L 0 同 `清太宗实录
,
卷十

,

天肠五牟十一月庚戌条
。

0
《 清太宗实录

, 卷十一
,

天璐六年三月庚戌
。

L 《 (康熙 ) 大幼会典
》
卷一、

.

宗人府气

L@
心
清太宗实录鹅本

·

粼德
》
寿十四

,

崇德元年六
_

月初六日
。

@ 同上书
,

祟德元年五 月初三 日
.



令
” ,

二十七条 ,’ 官员翻妻条例
” ,

二十九条
“
称皇考

、

批溢号令
” ,

三十五条 (前半部分 )
“

禁

越诉令
” ,

四十条
“
代写奏疏及状纸条例

” ,

四十五条
“
禁出兵后上坟等事例

” ,

五十二条
“
禁戏

耍索财令
” 。

以上十条具体出处不详
,

估计多为天聪朝谕令
,

乾隆本
《
清太宗实录

》 以其事体

琐细
,

故删略
。

通过简略考证可以看出
, 《
崇德会典

》
辑录了从天命十一年二月

,

到崇德元年六月将近十

年的重要谕令
,

其中大多未经修订即辑人
《
会典

》 ,

还有一些是在天聪朝原有政令的基础上
,

加以补充
、

修改
,

使之更适用于已经变化了的政治状况
,

只有个别政令是在皇太极登基之后

议定的
。

因此可以说
《
崇德会典

》
是略经修订的天聪朝重要谕令的汇编

。

三 《 崇德会典 》 的特征

《
崇德会典

》
承

《大明会典
》
的余绪

,

开清王朝篡修
《
会典

》
的先河

,

既不同于明代墓

修的几部
`

大明会典
》 ,

也不同于 自康熙朝开始篡修的五朝
`
大清会典

》 ,

下面就其慈修的程序
、

形式和内容谈谈它的特征
。

1
. 《
崇德会典

》 不是钦定
,
而是议定 的

。

《
清太宗实录稿本

·

崇德
》
卷十四开首便注明

,

议定
《
会典

》 。

何谓
“ 议定

”
? 《 (康熙 ) 大

清会典
》 “ 凡例

”
解释如下

: “

由议政王贝勒大臣及九卿詹事科道会议者
,

则书 日议定
,

日议

准
” 。

清王朝入关前虽然六部二院承政有时也参加诸王贝勒大臣会议
,

但尚无九卿詹事科道会

议
,

因此
,

当时所谓议定
,

系指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决定
。

天命十一年九月
,

参与议政的除

君主皇太极
,

大贝勒代善
、

阿敏
、

莽古尔泰之外
,

还有八旗主旗贝勒
、

不主旗议政贝勒阿巴

泰
、

德格类
、

济尔哈朗
、

阿济格
、

多尔衰
、

多铎
、

杜度
、

岳 托
、

硕 托
、

萨哈 廉
、

豪 格
。

不

久
,

皇太极又与诸贝勒大臣定议设 ,’, 又大臣
” ,

即八固山额真
, “
凡议政处

,

与诸贝勒偕坐
,

共

议之
” ①

。

至崇德元年皇太极登基时
,

诸贝勒大臣或被幽系
,

或遭黝革
,

或已亡故
,

人员迭

有变化
,

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组成依然是有议政权利的八旗王
、

贝勒
、

固山额真
。

天聪前期
,

诸贝勒大臣会议无论名义和实质都是政权最高权力机构
,

凡重大法令均由议

政贝勒大臣会议决定
,

一般以汗谕的形式发布
。

在议定法令时
,

皇太极虽有更重要的作用
,

但不能擅断专行
。

在满州最高统治集团内部
,

任何人
,

包括汗在内
,

都必须服从众议
,

即服

从诸贝勒多数的权威
,

这是汗父努尔哈赤谕定的不可移易的法则
。

天聪朝的重大法令都是经

过诸贝勒大臣会议议定的
。

崇德改元
,

虽然标志着皇权的初步确立
,

但皇太极此时仍然不能

改变军国大计由诸王贝勒大会会议议定的旧制
,

只是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的地位已下降为辅

佐太宗行使最高权力的中枢机构
,

与天聪朝
,

特别是天聪前期有了显著区别
。

《
崇德会典

》
所辑人的崇德元年六月初六 日议定的

“
上下问对各有分别令 "( 第三十条 )

与
“
宫库

、

市场
、

带职名称俱照本国语言令
”

(第三十二条 ) 表明
,

政权法令制定的程序一般

是先由太宗降 旨确定应立法令的基本原则
,

然后由议政王大臣会议法令的具体内容
,

最后议

定的法令只能遵循皇帝的 旨意
,

使之进一步具体化
。

由此推定
, 《
崇德会典

》 当是太宗降救篡修
,

所收谕令当由议政王大臣会议议定
。 “
议定

”

一词表明皇帝与议政王大臣之间的权力对比关系和专制皇权的发展程度
。

2
.

粗疏简陋
。

《
崇德会典

》 的议定
,

虽然是早期满族政权在法制建设上划时代的重大进步
,

但不能把

① 《清太宗实录
》 卷一

,

天命十一年九月丁丑
。



《
崇德会典

》
估价过高

,

它粗疏简陋
,

不成体系
,

只是一部行政法典的粗坯而已
。

当时六部之外
,

蒙古衙门
、

都察院
、

内三院 (国史
、

秘书
、

弘文 ) 等中央 机 构 也 已设

立
,

中央宫制粗具规模
。

但 《
崇德会典

,
所汇集的谕令以礼部

、

户部
、

刑部居多
,

吏
、

兵
、

工三部及都察院
、

蒙古衙门
,
内三院等几乎没有涉及 ; 即使是有关礼

、

户
、

刑三部的谕令
,

也不是分部罗列
,

条目明晰
,

往往互相穿擂
,

杂乱无章 , 甚至同一条谕令
,

前后内容却风马

牛不相及
,

如第三十五条
,

前半部是
“
禁越诉令

” ,

后半部是
“
禁王贝勒违制挑取牛录下差役

令
” 。

有的法令注明是
“
皇帝救谕

” ,

或
“
八家公议定

” ,

而绝大部分又未加注
。

此外
, 《崇德会典

》
遗漏了天聪朝一些并非无关紧要的谕令

,

如 “ 功巨袭职例
” ①

、 “
撰 给

功臣世袭救书谕
” ②

、 “

驻防城守官员三年考绩例
” ③

、 “

免觉罗摇役例
” ④

、 “

定服式之制谕
” ⑥

、

“ 定人朝官服之制谕
” ⑥

、 “

定诸臣冠饰谕
”⑦

、 “

八旗协同作战军律
” ⑧

、 “
重申 守边 台 军 军 律

谕
” ⑨

、 “

刑部宜量罪处分谕
” 9 以及有关外落蒙古的谕令0 等等

。

这些涉及皇太极登基前后法

制建设的重要谕令都未编入
《
崇德会典

》 ,

所以就天聪朝政令汇编这个意义讲
, 魂崇德会典

》
也

是残缺不全的
。

《
崇德会典

》 的粗疏简陋是由当时官制尚不严密
、

法制仍处于草创阶段所决定的
。

此外
,

这部
《
会典

》
不是成于内三院儒臣之手

,

而是由不谙明代典章制度的议政王贝勒 大 臣 议 定

的
,

是点级大清开国典章制度规模宏备的急就章必
。

由于
《
崇德会典

》
的落修的主旨是提高

皇权
,

压抑诸王贝勒
,

因此必然以天聪时期礼部
、

户部
、

刑部的有关童要喻令为主
,

政治上

的实际需要高于
夸
会典

》 的完善详备
。

3
.

储家的伦理观念开始与早期满族政权的法制相 融合
。

十六
、

十七世纪之际的满族
,

是一个文明程度较低的新兴民族
,

原始民主制精神还有一

定的影响
,

从社会风气来看
,

重富不童贵
,

没有汉族地区那种严格的贵贱称卑长幼的界限
。

同时作为政权根本的八旗又各有相同独立的经济
、

改治
、

军事实力
,

因此
,

维持八旗之间的

谐调与平衡
,

就成为政治上成败的关键
。

努尔哈赤十分重视用法制来确定八旗之间
、

八家之

间以及旗下各牛录之间必须履行的义务和拿受的权利
,

他以为均等地履行义务和享受权利是

维护整个家族和政权统一的基本原则
,

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
,

政治
、

经济
、

军事 以 及 一 般

社会生活都本着均等的原则
,

按照汗谕
、

单行成文法规
,

特别是行之已久的习惯 法 所 构 成

的法制系统行事
。

这使得归降未久的汉官
、

生员很不理解
。

胡贡明曾说
, “
有人必 八家 分 养

之
,

地土必八家分据之
,

即一人尺土
,

贝勒不容于皇上
,

皇上亦不容于贝勒 ” 0
。

文 馆秀才

王文奎也说
: `
我国官民毫无分别

,

贪而富者
,

即氓隶而冠裳之饰上等王侯 , 清而贪者
,

即高

官而服饰之混下同仆从
。

人但愿私家以致富足矣
,

份天害理
,

康不可为
,

又何须夙夜尽公以

① 《清太宗实录
》
卷九

,

夭聪五年六月癸亥
。

② 同上书
,

卷十八
,

天聪八年五月壬寅
。

③ 同上书
,

会十一
,

天聪六年二 月戊子
。

④ 同上书
,

卷十七
,

天聪八年正月癸已
。

③ ` 清太宗实录
》
卷十二

,

天聪六年十二 月乙丑
。

⑥ 同上书
,

卷十四
,

天聪七年六月己已
。

⑦ 同上书
,

卷二十七
,

天聪十年二月戊子
。

⑧ 同上书
,

卷五
,

天璐三年八月皮午
。

孚 同上书
,

卷八
,

天聪五年二月庚申
。

L 同上书
,

卷九
,

天聪五年七月康辰
。

@ 有关外落滚古的谕令除个别收人
《
清太宗实录

》 外
,

大橄地保存在
《
演文老档

》
中

,

这里不一一详指
。

回 从现有史料考订
, 心
崇德会典

,
的集修当从夭聪九年十二月皇太极决定接受劝进开始的

,

至崇 德元年五月萨哈 廉 病

逝后
,

六月初六日皇太极怪班
,

梦萨哈班乞踢牛
,

遂命内三院大臣变 `大明会典
, , `
大明 会典

,
救

: “

亲王 没
,

初
祭用牛

” ,

皇太极乃命礼部备牛补祭
。

而
.
祟德会典

》
第一条级

: “ 合硕亲王卒
,

: ~ 初祭 用牛犊一只
” ,

显然 是在此

事之后议定的
。

由此可见
,

至崇德元年六月初六 日时
, 《
崇德会典

》
尚未完竣

.

而
《
崇德会典

,
所级 的最晚一 条谕

令是祟德元年六月六 日议定的
,

此后新议定的法令颇多
,

全来收人
,

可见
, 《
拐德会典

, 修墓完成的时甸 当距 此时
不久

。

所以说 心
崇德会典

, 是急就成章
。

珍 ` 天聪 朝臣工奏议》 卷上
,

夭聪六年九月
“
五进 狂替奏

” 。



羡尊贵哉 ?
” ①这些具有代表性的议论从反面证明

,

以维护尊卑贵贱长幼为中心的儒家伦理观

念和传统封建法制还没有深入到满族社会的内部
。

在
《
崇德会典

》
中

,

一方面可以看到它坚持了早期满族社会的均等传统
,

规定了八家贝

勒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

例如
, “
汗告诸王贝勒离主条例

”
中

“
八家有私自采猎者

,

将本年采猎

物件八家公分
,

告主拨与别固山
” , “

禁王贝勒违制挑取牛录下差役令
”
中

“
王贝勒各项 使 用

牛录下的人居多
,

今恐劳苦国民
,

以后牛录下放马养猪的六人尽革之
,

王贝勒只许用每牛录

下四人
” 。

这些规定
,

固然是对八家以及王
、

贝勒
、

贝子
、

公的限制
,

但皇太极作为两黄旗之

主
,

也同样受到约束
。 《
崇德会典

》
中

,

鼓励首告
,

即奴仆首告 ; 以及本管长官对属下人犯法

失于觉察
,

或本身拘私枉法
,

均予惩罚
。

所有这些
,

都反映出
《
崇典会典

》
具有较为平等的

法治精神
。

但另一方面
,

儒家的伦理观念也已渗透到
《
崇德会典

》
之中

,

以婚姻关系为例
,

在后金进入

辽沈地区之始
,

满族社会内部依然
“
嫁娶则不择族类

,

父死而子妻其母
” ② ,

但至编修
《
崇 德

会典
》
时明确规定

: “

自今以后
,

凡人不许娶庶母及族中伯母
、

婶母
,

、

嫂子
、

.

媳妇
” , “

若 不 遵

法
,

族中相娶者
,

与奸淫之事一例问罪
” 。

此条例后
, _ .

还附有太宗的训谕
: “
汉

_

人
, _
高 j

_

因 晓

(汉人 ) 道理
,

不娶族中妇女为妻
。

凡人既生为人
,

若娶族中妇女
,

与禽兽 何 异 ? 我 想 及

此
,

方立其法
” 。

又如
《
崇德会典

》 “
对举首宜详加分别条例

”
中说

: “ 古帝王一定法度
,

今效而

为之
,

所以勿令轻举首也
” ,

所谓
“ 古帝王一定法度

” ,

就是按照儒家等级名分观念所制定的禁

止卑幼奴脾控告尊长家主的传统封建法律
。

据此
, 《
崇德会典

》
规定

: “
凡子告父

,

妻告夫
,

弟

告兄
,

若反叛
、

逃走
、

犯上等事方许举首
,

其余别的事
,

不许举首
” 。 《崇德会典

》
所 反 映的

早期满族政权
“ 以礼人法

” 的趋势
,

是同这一时期以皇权为中心的封建等级制度逐步确立相

一致的
。

满洲最高统治集 团对其它民族
,

主要是汉族文明是采取了批判吸 收的态 度 的
,

这 正如
《
崇德会典

》
中提到的

: “

见善不学
,

见不善不改
,

然非有益之事也
” 。 《
崇德会典

》
尽 管简陋

粗糙
,

但能从后金国情出发
,

吸取传统封建法制之长
,

注重实用
,

不饰虚文
,

表现 了一个处

于上升阶段的民族的见识和气魄
。

4
.

抑 制诸王贝勒
。

加强皇权
。

在清开国史上
,

天聪时期是经济
、

政治
、

社会生活发生深刻变革的重要时期
,

满族社会

内部的奴隶制因素进一步削弱
,

封建制因素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 “

/又王共治
” 的封建贵族政体

逐渐向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过渡
, 《
崇德会典

》
集中反映了这一社会急剧变革 时 期 的 经

济
、

政治
、

伦理观念和生活习俗
,

特别是皇权初步确立的状况
。

《
崇德会典

》
将天聪时期限制八旗诸贝勒分权倾向的斗争成果几乎一无遗漏 地辑 录 在

内
,

其中主要是天聪四年颁布的
“
内外牛录首告离主条例

” 、 “

禁隐匿壮丁令
” 、 “

禁诸王贝勒违

制挑取牛录下差役令
” ;天聪五年颁布的

“
汗告诸王贝勒离主条例

” 、 “
诸王贝勒违法罚赎条例

” ;

天聪六年颁布的
“
禁服式替越令

”
等等

,

上述谕令反映了汗同八旗诸贝勒对政权 户 口 的争

夺
、

汗与八旗诸贝勒在礼仪上所享有的差别待遇以及对八旗诸贝勒违法行为的惩诫
。

这三个

方面恰是清初皇权与八旗诸贝勒之争的主要之点
。

清初牛录属员俱为政权编户
,

同时又是八旗诸贝勒的属人
。

当君权削弱时
,

诸贝勒必然

① 同上书
,

卷上
,

天聪六年八月
“

条陈时事奏
” 。

② .
建州闻见录

》



侵蚀政权户 口
,

将外牛录所属壮丁纳入 自己的属下
,

而当君权有所加强时
,

则又必然清理户

口
,

对诸贝勒挑取牛录下差役等严加限制
。

由于清初按丁给地
,

因此
,

对人丁的争夺
,

也就

是对土地的争夺
,

意义极其严重
。 《
崇德会典

》
规定

, “
和硕亲王

、

多罗郡王
、

多罗贝勒
、

固山贝

子
,

家内牛录买的及幼小成 长者
,

可算家内之数
,

不可将外边人算入
。

自丙寅年 九 月 初 一

(按皇太极被拥戴即位的天命十一年九月初一 日 ) 以后
,

或有拿入家内者
,

俱拨回本牛录
” ,

这可以看做是汗与诸贝勒在实力消长过程中对户 口争夺的一个突出 事 例
。

在 《 崇 德 会典
》

中重 申这些谕令
,

并作为户部
、

刑部处理有关案件的法律根据
,

不仅在于肯定皇权对诸贝勒

斗争的胜利成果
,

而且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君主集权
。

《崇德会典 ) 所录新议定的
“ 上下问对各有分别令

” 、 “

官库
、

市场
、

带职名称俱 照 本国

语 言令
”
和 “ 皇帝

、

王
、

贝勒之旗鼓更名令
” , “

以及在天聪六年颁布的
“ 诸贝勒大臣祭葬例

”

的基础上增定的 “ 诸 王贝勒贝子等祭葬例
” ,

都旨在从礼制方面维护以皇权为中心的封建等级

制度
。

努尔哈赤由草莽强酋而为专制汗王
,

虽然有使人震怖的生杀予夺的权威
,

但并不太注

重繁琐的礼仪名号
。

皇太极即汗位后
,

汉官虽然屡屡条奏创立制度以辨等威
,

但当时能付诸

实现者甚微
。

皇太极登基前后
,

已形成了繁复的礼仪制度
,

这不仅是对帝权独尊
、

诸王辅政

在法律制度上的肯定
,

也是改变
“
八王共治

”
下皇太极与诸贝勒的平等关系以及满族社会中

不重等级尊卑的古朴风尚的措施
,

因此
,

具有政治改革与观念更新的双重 意义
。

从 崇 德 期

间
,

皇太极一再 申斥诸王贝勒不遵等级名号的定制
,

并对违制者绳之以法
,

说明清初贯彻礼

仪制度的阻力之大
。

但崇德会典仍不失为一部满族入关前的具有行政法性质的法典
。

谈谈
《
保 护 工 业 产权 巴 黎

公 约
》 的 几个 问 题

郑 成 思

工业产权 ( 专利权
、

商标权等等 ) 的特点之一是
“
地域性

” ,

即它们仅仅在其依法产生的

那个国家的地域内才有效
。

这个特点与国际市场的存在是矛盾着的
。

而近现代工
、

商业在一

国境内的发展
,

又都与国际市场密切联系在一起
。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
,

在整整一 个 世 纪 之

前
,

由当时的十一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起
,

在巴黎缔结了
《 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

》 (简称

为 《 巴黎公约
》 )

,

以使得一个国家工业产权法保护的对象
,

在其它国家也可以通过一定程序而

得到承认和保护 到 目前为止
,

世界上已经有九十个国家参加 了这个公约
。

《巴黎公约
》的条文可以分为实体与行政两大部分

。

从第十三条到第三十条的行政条文
,

主

要涉及参加公约要履行的手续
、

公约各文本的生效 日期
、

执行公约的国际机构的设置等等
,

它们对与约国的国内法没有太大的影响
。

而 从第一条到第十二条的实体条文
,

则明确规定了


